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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四，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Jake Sullivan 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

（Brookings Institution）发表关于“重振美国的经济领导地位”的演讲，他

开场首先感谢了在场听众“捧场一位国家安全顾问来讨论经济问题”。 

且不论是否“捧场”，他的讲话言之有物，尤其是他阐述了一种本质上是国家干

预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经济方针，以重建美国的中产阶级；他表示中产阶级的

萎缩威胁着美国的权力和吸引力之根基。 

他声称，经济不平等的关键驱动因素，是“数十年来的传导式（trickle-

down）经济政策——诸如累退减税、大幅削减公共投入、不加约束的企业购

并、以及美国中产阶级最初赖以壮大的劳工运动横遭摧残”。他呼吁制定“一个

为了中产阶级的对外政策”，以及采取“一个全新方针”——照此方针，“贸易

政策需要的不仅仅是削减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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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无需深究他演讲的细节，我只想说，他的承诺固然宏大，却不容易实现。让

我们以他演讲中为之辩护的包括芯片制造业回流措施的行业政策为例。 

工业政策在中国卓有成效；此前在日本和韩国在其 GDP 腾飞期也是如此。但它

们可能无法轻易地在美国落地生根。 

西谚云，豹子身上的斑点变不了。美国作为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的终极堡垒是不

会改变的 —— 就像中国这头豹子变不了它身上的斑点一样 —— 这意味着政

策转变的实际操作将会困难重重（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因为这将需要对国家

政治制度做出相应的调整，而这套政治制度现在已被神圣化为美国社会自由民主

的“价值”依归。 

但是，换个外交事务的角度去看，画面就不同了：沙利文的演讲具有明显的实用

意义，它有助于宣扬美国当前实施的外交政策，即团结盟友、在与中俄的同时竞

争中取胜，因此它无需改变其现行外交政策方向。 

我们都知道，美国总统在处理外交和战争等外部事务时表现最佳。美国最初是由

13 个殖民地以联合州的名义组成的联邦制国家，设计上就是个弱中央的体制，

其宪法强调的是个人主义和州权——即使是罗斯福总统在大萧条后推行的、备受

赞誉的所谓“新政”也没有改变这一点。实际上，正是他代表美国在二战时的表

现使他登上权力巅峰并青史留名。 

因此，我们看到，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拜登政府与其核心合作伙伴（主要是

经济发达与有美国军队驻扎的国家）建立了无数新的冷战联盟机制以对抗中俄：

无论是强化了的北约，还是发明的“印太（Indo-Pacific）”、“四方安全对

话（Quad）”、“英美澳三边安全协定（AUKUS）”等新词，又或是对向中国公

司出售芯片及相关技术进行一波又一波的制裁，不一而足。尽管拜登政府在其国

内几乎没有取得任何重要和具体的成就，这些外交成果可谓丰富 —— 或者应

该说，正是因为前者推不动，才着力后者？ 

诚然，拜登团队将此外交政策执行得很巧妙。美国的政策从根本上是为一己之

私，但却能够软硬兼施使其盟友各自就范，还让它看起来是一个团结在共同价值

名下的自由意志结合体。 

它选择容忍来自欧洲的反叛声音，如法国总统马克龙上个月早些时候发出的“不

当美国附庸”的抱怨；沙利文上周四甚至照抄了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von 

der Leyen）早些时候宣布的与中国“去风险化”而非“脱钩”的欧盟政策。但

在另一方面，华盛顿强有力促成东京和首尔对他们宣称的在东亚对抗北京之共同

事业的忠诚，志在必得。



问题是，华盛顿这一政策还能撑多久？ 

近日，享誉学界并具高层人脉的北京国际关系学者王缉思说，“中国的决策者”

已经对中美关系不抱期待，他引用了一些决策者的话：“对那些试图遏制中国的

国家，我们要怎么改善关系？” 

王教授所揭示的这一点，似乎已经为自 2 月份中国气球漂到美国上空事件以来所

发生的事情所证实。中国对美国冷淡以对，也就是 Politico 杂志称之为的北京

对华盛顿的“幽灵外交”。它把时间花在跟进它与乌克兰的元首通话，准备接待

来自基辅的新大使，并派出自己的俄乌战争调解人。 

美国国务卿 Blinken 两周前表示，中国“必须”清楚表明与美国接触的愿望，

中国没有理会。沙利文在上周四的演讲中呼吁中国要有“战略成熟度，接受我们

即使采取行动彼此竞争也必须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而他的这番话这周三就又

被 Blinken 接过去了，说他还是希望今年内能访问中国，而且“我们之间各层

面及方方面面都建立经常性沟通管道非常重要”云云。他们的此类表态也不太可

能得到重视。 

我在 2021 年 1 月为本专栏撰写的第一篇文章中说，现在是时候“中国表明其对

美国的不信任，并要求其给出诚意以进行任何有意义的、基于行为可预测、措施



稳健以及态度清晰的接触”。迟至今日，北京似乎在这样做了。 

可是，自那时到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事态正在加速发展。“去风

险化”会固步自封，而“幽灵外交”也只是博弈的策略。这两个超级大国注定要

正面解决问题，宜早不宜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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